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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 屋

1894年的春天，罗纳德·阿德尔阁下被人谋杀，案件的离奇和匪夷

所思引起全伦敦的关注，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。从警方的调查报告中，

公众了解了案件的详细情况，但当时有许多细节却未被透露——起诉的

证据非常充足，没有必要公开全部的事实。直到现在，近十年后，我才

得到充许来补充那次精彩破案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环节。案子本身很

有意思，但在我看来，这点趣味比起案件出乎意料的结局根本就不算什

么——在我一生的冒险经历中，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感到震惊和诧异。

现在，即便过去了这么长的时间，一想起这桩案子我依然感到惊心动魄，

并重新体味到那种兴奋、惊奇而又难以置信的心情，这心情如突然涌来

的潮水一般，完全淹没了我的理智。对于我提到的那个大人物的一些想

法和言行，一些读者相当感兴趣，我想对你们说：请不要责怪我没有和

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——我本来应该把这当作我的首要责任，但那

位大人物曾亲口下令不允许我这样做，直到上个月的3号，这项禁令才被

取消。

可以想像，我和歇洛克·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件发生

了浓厚的兴趣。在他失踪以后，我总是仔细阅读关于各种疑案的报道，从

不遗漏。为了满足我的个人兴趣，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尝试用他的方法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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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解这些疑案，只是收效甚微。然而，没有任何一桩案子能像罗纳德·阿

德尔的惨死那样吸引住我。当我看到审讯报告中的那些足以让某人或某

些人被判有蓄意谋杀罪的证据时，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从未能弥

补社会因失去福尔摩斯而受到的损失。我敢肯定这件奇案中有几点会特

别吸引他，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，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

刑事侦探一定能为警方的侦破工作提供有力的援助，甚至可能赶在他们

之前行动。我整天巡回出诊，脑子里总是想着这件案子，却怎么也找不

到一个看起来合理的解释。现在，请允许我旧话重提，把审讯报告中公

布的案情扼要地重复一遍。

罗纳德·阿德尔阁下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努斯伯爵的次子。

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，和阿德尔以及女儿希尔

达一起住在公园路427号。这位年轻人出入于上流社会，就大家所知，他

并没有仇人，也没有什么恶习。他跟卡斯特尔斯家族的爱德丝·伍德利

小姐订过婚，但在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，这件事似乎并没有在两

人之间留下什么难以化解的宿怨。他的闲暇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、保

守的圈子里，这是因为他习惯于安静的生活，个性也比较冷漠。可是，就

是这么一个懒散的年轻贵族，却以最离奇的方式突然死去，时间是1894

年3月30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。

罗纳德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，经常打，但下的赌注从不会大到给他

造成什么损失。他是鲍得温、卡文狄什和巴格泰勒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

员，在遇害的那天晚饭后，他曾经在巴格泰勒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①。

当天下午他也在那里打过牌，跟他一起打牌的莫里先生、约翰·哈代爵

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，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，阿德尔大

概输了五英镑，不会更多。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，像这样的输赢决不至

① 惠斯特：是桥牌的一种原始形式，四人来玩。——译者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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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对他有什么影响。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，

但是他打得很谨慎，常常是最后的赢家。此外，在几星期以前，他跟莫

兰上校搭档，一口气赢了哥德菲·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。在

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是这些。

在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他十点整从俱乐部回到家。他的母亲和妹妹上

亲戚家串门去了。女仆证明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——就是他通常当起

居室的那间屋子。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，因为火堆冒烟她就打开了窗

户。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，屋里都没有动静。

梅努斯夫人想进屋去和儿子说声晚安，却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。于是

母女二人叫喊、敲门，但都听不见阿德尔答应。于是她们找来人把门撞

开，只见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躺在桌边，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打破，模样

很可怕，可是屋里却找不到任何武器。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十七

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，这些钱被码放成十小堆，每堆的数目都不相同。

另外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记了若干数目，每笔数目都对应着某个俱乐部

朋友的名字，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。

现场的详细检查更是使得案情变得很复杂。第一，没有任何理由可

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。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，然

后从窗户逃跑了，但是从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，而且窗下

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，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，在房子和街道

之间的一块狭长的草地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因此，很明显门是年轻

人自己插上的。但是他是怎样被害的呢？没有人能够爬上窗台而不留下

任何痕迹。如果是有人从外面透过窗子开枪杀害了他，那么此人一定是

一个只用左轮手枪就能置人于死地的神枪手。另外，公园路是一条行人

川流不息的大道，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，当时没有

人听见枪声。然而，这里却发生了一桩命案，还留下了一颗左轮手枪的

子弹，这种子弹和所有铅头子弹一样，只要射出就会开花，受害者被击

中后肯定是当场毙命。这就是公园路奇案的基本情况，案情由于找不出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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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案人的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，因为，正如我前面所讲的，没人听说过

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，而且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。

我整天都反复思考着这些事实，想努力找出一个能解释得通的说法，

并发现案情中最薄弱的环节——我已故的朋友把这叫做一切调查的出发

点——可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。一天傍晚，我漫步穿过

公园，大约在六点钟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一端。一群游手

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，都仰着头望着一扇窗户，这使我注意到了我特

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。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——我怀疑他是一个

便衣侦探——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，其他人都围着听。我尽量往前

凑了凑，但他的那些结论听起

来实在是荒谬。于是我有点厌

恶地又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正

好撞在后面一个残疾老人身

上，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

地上。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

候，我看见其中一本的书名是

《树木崇拜起源》，于是我断定

老人必定是一个穷藏书家，以

收集一些晦涩难懂的书籍作

为工作或者爱好。我极力为这

个意外向他道歉，可是很显然

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在

它们的主人眼里非常珍贵，他

发出一声厌恶的低吼，转身就

走，我看到他那佝偻的背影和

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

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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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对公园路427号的多次观察丝毫没有让我弄明白我所关注的问题。

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上半截是栅栏的矮墙，高不过五英尺，因此

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。但是要想够到那扇窗户却完全不可能，因

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作为立足点，哪怕身体再敏捷的人

也爬不上去。我越来越迷惑不解，只得返回肯辛顿。在书房里呆了还不

到五分钟，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。令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，就

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——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又干

瘦的脸，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，至少有十来本。

“见到我，您感到很吃惊吧，先生。”他的声音奇怪而又嘶哑。

我承认我是很吃惊。

“我感到过意不去，先生。刚才我一瘸一拐地走在您后面，瞧见您走

进这幢房子。我对自己说‘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，对他说我刚

才的态度有点粗暴，可我并没有恶意，我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’。”

“您言重了，”我说道，“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怎么知道我是谁的?”

“先生，恕我冒昧，我算是您的街坊，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

地方，我想我很高兴能见到您。大概您也收藏书吧，先生。这儿有《英

国鸟类》、《克图拉斯》、《圣战》——非常便宜，每本都很便宜。再来五本

书您就正好可以把您的书架第二层的空档填满——它现在看上去不大整

齐，是不是，先生？”

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。等我回过头来，歇洛克·福尔摩斯

竟然隔着书桌站在那里对我微笑。

我站了起来，盯着他看了几秒钟，惊讶到了极点，然后我好像是晕

过去了—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——当时的确有一片白雾

在我眼前打旋，等它消失后，我才发现我的领口已经被解开，嘴唇上还

留有白兰地辛辣的味道，福尔摩斯站在我的椅子边俯视着我，手里拿着

细颈酒瓶。

“亲爱的华生，”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，“很抱歉，我没有想到你会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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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么大的刺激。”

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。

“福尔摩斯！”我大声叫道，“真的是你？你还活着？你怎么能从那

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呢？”

“等一等，”他说道，“现在来讨论事情，你觉得身体能行吗？你看看

我这不见得戏剧性的重现已经给了你多大的刺激！”

“我现在好了。可是说真的，福尔摩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天哪！怎么站在我的书房中的人会是你？”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袖子，摸

着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臂。“可是不管怎样，你反正不是鬼，”我说

道，“亲爱的朋友，看到你我太高兴了！坐下来，告诉我你是怎么活着从

那可怕的峡谷中逃出来的。”

他在我对面坐下来，照老样子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支香烟。他全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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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双排扣旧外套里，其他用来乔装的道具就是那一

堆放在桌上的白发和几本旧书了。福尔摩斯并未见老，反倒显得比以前

更加清瘦、机警，但他那张鹰一般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，看来他最近一

阵子生活不大规律。

“我很高兴现在能够伸直腰了，华生，”他说道，“一个高个子为了看

上去矮一英尺而一连几小时弯着腰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。至于为什么

这样做，我亲爱的老朋友，如果你愿意和我合作，今晚咱们还有个艰巨

而危险的任务，我最好还是等这任务完成后，再把全部的情况告诉你吧。”

“我很好奇，现在就想知道。”

“今天晚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你说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

“你还是老样子。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点晚饭。好吧，就说说那个

峡谷。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多大困难，理由很简单：我根本没有掉

进去。”

“你根本没有掉进去？”

“是的，华生，我根本没有掉进去，可我给你的便条却是真的。当我

发觉‘已故的’莫里亚蒂教授邪恶的身影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

上时，我确信我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。在他的灰色眼睛中，我能觉察

到他那不可动摇的意志。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，得到他客气的许可后，

就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。我把信、烟盒和手杖都留在那里，然后

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，莫里亚蒂仍然紧跟着我。我走到尽头发现无路可

去了，他并没有掏出武器，却突然向我冲了过来，想用他那长长的双臂

把我抱住。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，眼下只是急着想报复我。我们两个

扭成一团，在瀑布的边缘摇摇欲坠。但是我懂一点日本式摔跤，这一手

我过去用了好几次，很有用。于是我从他的两臂下面钻了出来。他发出

一声可怕的尖叫，疯狂地踢了几下，两手在空中乱抓。但是不管他费多

大的气力，还是无法保持平衡，掉了下去。我伸头看了看，只见他坠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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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好远，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，被弹了出去，最后掉进了水里。”

福尔摩斯边抽烟边做着这番解释，我仔细地听着，感到十分惊奇。

“可是还有脚印呢！”我大声说道，“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

往前走的脚印，往回走的却一个也没有。”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：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刹那，我忽然想到这是命运

给我安排的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——我知道不止莫里亚蒂一个人曾经发

誓要置我于死地，至少还有三个人，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只会由于他

们的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加强烈。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物，这三个人，总

有一个会找到我。但是，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，他们就会胆大妄为

起来，暴露自己，这样我迟早能够消灭他们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可以宣

布我仍在人间。我的大脑转起来很迅速，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

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，我已经想明白了这一切。

“我站起来看了看身后的悬崖。在你那篇我几个月后读得津津有味的

生动描述中，你断言那是一片绝壁，可你说得并不完全对——悬崖上仍

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，并且有一个地方很像岩架。悬崖那么

高，想要一直爬上去显然是不可能的，想再顺着那条潮湿的窄道走回去

而不留下脚印也是不可能的。当然，我也可以像过去在类似的场合做过

的那样把靴子倒穿，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，无疑会使人想到这

是一个骗人的把戏。所以，总的看来，最好还是冒险爬上去。这可不是

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，华生。瀑布就在我的脚下隆隆作响——我不是一

个富于幻想的人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那时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从

深渊中传出，冲着我喊叫，稍有闪失我就没命了。有好几次，当我的手

没有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在潮湿的岩石缺口中打滑的时候，我想我完

蛋了。但是我拼命往上爬，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，上面长着

柔软的绿苔，在那里我可以很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发现。亲爱的华生，当

你和你的随从正在同情而又徒劳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时，我就躺在岩架

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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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做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后就离开那里回旅馆去了，剩下我一个

人。我以为我的险遇到此结束了，可是突然发生了一起事故，使我预感

到叫我更吃惊的事情就要来到——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下来，轰隆

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，砸中下面那条小道，又蹦起来掉进深渊。在那一

瞬间，我还以为这块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，但过了一会儿，我抬头却发

现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，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，正好砸在我躺

着的岩架上，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。当然，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：

莫里亚蒂并非单独行动，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党羽在望风，而

我一看便知这个党羽是个危险的家伙。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亲眼目

睹了他的朋友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形。他一直等着，然后绕道上了崖顶，企

图实现他的朋友未能得逞的阴谋。

“我弄明白这一切并没有花多少时间，华生。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脸

从崖顶向下张望，这意味着有另一块石头要落下来，于是我跌跌撞撞地

爬到下面的小道上。我不认为自己当时镇定自若，因为这比往上爬要难

上百倍，但是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了，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

边沿、身体悬空吊起的时候，又有一块石头呼地一声从我身边落下去。我

爬到一半的地方脚踩空了，幸好上帝保佑，我掉在那条窄道上，摔得头

破血流。我爬起来后撒腿就跑，在山里摸黑跑了差不多有十英里。一星

期以后，我到了佛罗伦萨，这样一来世界上就没有人知道我的下落了。

“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——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。我不得

不再次向你道歉，亲爱的华生，但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大家认为我死了。

你要是不相信我死了，也一定写不出那篇关于我不幸结局的令人信服的

故事来。在这三年中，我曾多次提笔要给你写信，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

深切关心会使你不慎泄露秘密。也是出于这个缘故，今天傍晚你碰掉我

的书的时候，我只能避开你，因为我的处境很危险，当时只要你稍稍露

出一点点惊讶和激动的表情，就可能让别人注意到我的身份，从而导致

可怕的、无法弥补的后果。至于把我的秘密告诉迈克罗夫特，那是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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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到我需要的钱。在伦敦，事态的发展并非像我所想的那样顺利，因为

在莫里亚蒂匪帮案的审理中，两个最危险的成员被漏掉了，使得这两个

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逍遥法外。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，常常去拉萨，和

那里的大喇嘛们呆在一起消磨时光。你也许读过一个叫西格尔森的挪威

人写得非常精彩的考察报告，可你绝没想到你看到的正是你的朋友的消

息。然后，我穿过波斯，游览了麦加圣地，又到喀土穆对哈里发作了一

次简短而有趣的访问，并且把访问的结果报告给了外交部。回到法国后，

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，这项研究是在法国南部蒙

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。顺利完成这项研究后，我听说我的仇人现

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了，于是便准备回来，这时发生了公园路奇案，促

使我提前返回伦敦——不仅因为这件案子本身的离奇吸引了我，而且它

似乎能给我自己带来一些难得的机会。我回到伦敦贝克大街的家中时，竟

吓得哈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。进屋后我发现迈克罗夫特把我的

房间和我的文件照原样保存着。就这样，我亲爱的华生，今天下午两点，

我已经坐在自己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，就盼着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

生也坐在对面他一向爱坐的那把椅子上。”

这就是4月里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的精彩故事，要不是亲眼见到福尔

摩斯那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的瘦高的身躯和热诚的面容，我根本不会相信

这个故事。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失去了妻子，只是他以行动代替语言

表达了他对我的同情。“工作是治疗悲伤的最有效的药物，”他说道，“今

天晚上，我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项工作，如果我们能够成功，就不枉活

一世了。”我请求他讲得详细一些，但是未能如愿。“天亮前，有很多事情

会让你看到和听到的，”他回答道，“我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，但只能谈到

九点半，因为我们就要开始一场特别的空屋历险了。”

到了九点半，我已经和他并肩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了。我口袋里装

着手枪，心里充满了冒险的激动，福尔摩斯看上去冷静、严肃而又沉默。

忽明忽暗的街灯照在他严峻的脸上，只见他眉头因沉思而低垂，双唇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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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而紧闭着。我不知道我们将在伦敦这个充斥罪恶的黑暗丛林中搜寻

什么样的野兽，但从这个狩猎高手的神态来看，我相信这是一次十分危

险的行动。他那苦行僧般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讥讽的微笑，预示着我们

的猎物在劫难逃。

我本来以为我们要去贝克大街，但是在卡文狄什广场拐角的地方，

福尔摩斯就叫马车停了下来。我注意到他下车的时候向左右看了一下，接

着每拐一个弯，他都要小心地看看后面，确保没有人跟踪。我们走的这

条路线非常特别。福尔摩斯对伦敦偏僻小道的熟悉令人惊奇，这一次他

迅速而有把握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，最后，我们来

到一条小路上，两旁都是一些阴暗的老房子。这条小路把我们引向曼彻

斯特街，然后是布兰福特街。在这里，他突然拐进了一条窄道，又穿过

一道木栅栏门，进入一个无人的院子。他用钥匙打开了一幢房子的后门，

我们一起走进去之后，他把门关上了。

这里边一片漆黑，但显然是一幢空屋子。地板上没有地毯，走在上

面发出吱吱的响声。我伸出手臂，触摸到一面墙壁，墙纸已经破裂，一

条一条地垂着。福尔摩斯冰凉的手指抓住我的手腕，领着我走过一条长

长的过道，直到我隐约看见门上面昏暗的扇形窗户时才停住脚步。在这

里福尔摩斯突然往右转弯，带着我走进一间很大的正方形的空房间。房

间的四角很暗，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得微微发亮。附近没

有街灯，窗户上又积了很厚的一层灰尘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只能

隐约看清彼此的轮廓。我的同伴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，嘴凑到我的耳边。

“你知道咱们在哪里吗？”他悄悄地问道。

“那边就是贝克大街。”我答道，眼睛透过模糊的窗户玻璃盯着外面。

“不错。这里就是咱们寓所对面的卡穆登家。”

“咱们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像图画一样精致的高楼。亲爱的华

生，麻烦你走近窗户一点，小心不要让别人发现你，再瞧瞧咱们的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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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——那可是你许许多多神奇故事开始的地方！让我们瞧瞧我离开你这

三年是不是让我丧失了使你惊奇的能力。”

我轻轻地向前移动，朝对面我熟悉的窗户望去。当我的视线落在那

扇窗子上的时候，不禁吃惊得叫了起来。那扇窗户的窗帘已经放下了，屋

里灯火通明。一个坐在椅子里的人的身影映在明亮的窗玻璃上，留下一

副清晰的剪影：那头的姿势，宽宽的肩膀，轮廓分明的面部，看了决不

会弄错。影子的头部向一边转过去，就像一幅老一辈人喜欢装在画框里

的剪影，酷似福尔摩斯本人。

我异常吃惊，不由得伸出

手去看看他是否真的在我身边。

他不出声地笑着，全身都在颤

动。

“看见啦？”他问道。

“天哪！”我大声叫道，

“真是妙极了！”

“我相信我多变的手法并

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改变，也没

有因经常使用而过时。”他说

道。从他的话中，我听出了这位

艺术家对自己的杰作很满意。

“的确有几分像我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

你。”

“这要归功于格勒诺贝尔

的奥斯卡·莫尼埃先生，他花了

好几天的时间做模子。那是一

座蜡像。剩下的是我今天下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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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贝克大街寓所的时候自己布置的。”

“你觉得寓所被人监视了？”

“我知道有人在监视寓所。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我的老冤家，华生。那可爱的一伙，他们的头子此刻正躺在莱辛巴

赫瀑布的下面，可你别忘了他们知道——也只有他们知道——我还活着。

他们相信我早晚会回来的，所以始终没有停止对寓所的监视，今天早上

他们发现我到了伦敦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“因为我从窗口往外瞧的时候，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派来望风的人。这

个家伙对我构不成威胁，他姓帕克尔，以杀人抢劫为生，是个出色的犹

太口琴演奏家。我不怕他，但是我非常担心他背后的那个更加难以对付

的家伙。这人是莫里亚蒂的死党，伦敦最狡猾、最危险的罪犯，也就是

那天晚上从悬崖上向下投石块的人。华生，他正是今天晚上追踪我的人，

但他一点也不知道，我们也在追踪他。”

我渐渐明白了我的朋友的计划：通过这个方便的隐蔽所，监视者正

受人监视，追踪者正被人追踪。那边窗户上的棱角分明的影子是诱饵，我

们俩是猎人。我们一同默默地站在黑暗之中，注视着在我们面前来去匆

匆的人影。福尔摩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也不再说一句话，可是我能

看出他正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，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过往的行人。这是

一个寒冷而又喧嚣的夜晚，寒风从狭长的街道刮过，发出一阵阵尖厉的

呼啸声。大街上的人来来往往，大多紧紧地裹在外套和围巾里，步履匆

匆。有一两次，我似乎看见了刚刚见过的人影又出现了一次，并且特别

注意到两个像是在附近一家门道里避风的人。我让我的同伴看这两个人，

但他却不耐烦地咕哝了一声，又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。有时他局促

不安地挪动脚步，手指下意识地敲着墙壁。显然他开始焦虑起来，看上

去他的计划不完全像他希望的那样奏效。终于，当午夜渐渐来临的时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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